
端午节对北方的农人来说，更多的是田野劳
作的疲累。北方有个老词儿叫“五黄陆月”，说的
就是五六月天气最炎热，麦头儿黄熟，家家户户忙
农事的关键时节。明人沈榜任宛平县令时，时时
说与百姓：二月春气发生，都要宜时栽种桑枣；三
月勤谨务农，都着上紧耕种；四月不许纵放头畜，
作践田禾；五月各务生理，勿要闲时节；六月各守
本分，纳粮当差……春夏秋冬，廿十四节，连父母
官都要亲自督促耕作，可知农事之重。

而南方的端午可就愉悦多了：赛龙舟、演傩
戏、包粽子、缝香包，情话更是要谈一谈的，青年男
女趁机相约花前椰下。沈从文先生倾尽笔墨，描
写的边城“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中，就端端
的有一个端午。过去数百年数千年地“兴奋了这
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变化”。

正所谓十里不同俗，南北两地即便同省也难
免风俗各异。北方的端午没南方丰富多彩，黄河
与洛水交汇处的河洛人过端午更为简单，地方志
书上也只是一句：端阳佩艾、食角黍、系彩线。角
黍，就是粽子，但不是当代那种白白的糯米粽，而
是黍粽，黄色，比小米略大，煮熟后发黏。有人总
结北方端午的美食：面扇子、煎堆、五毒饼……其
实，在同属北方的河洛地区，这些也都是极少见
的。据说全国对端午有二十多种称法，河洛人则
把端午称为“当五”。五，最早出现在《诗·召南·羔
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 ”。诗经里的这个“五”
还不是量词，是个会意字，从二从乂。“二”有两横，
上为天，下为地；“乂”为相交，交错。二字相加就成

为“五”的本义，指纵横交错。东汉·许慎《说文》中
也说：“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

如此，河洛人称端午为“当五”，倒真是有点意
思。古人凡有时令鲜物出来，必献于宗庙，先请祖
先尝新后，自己才敢享用，古称“荐新之祀”。这种
祀礼轻于祭礼，但是却由来久远。《逸周书·尝麦解》
即云：“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
祖”。孟夏者五月，新麦已熟，秋黍将种。也许遗
下了东周故风，每年端午，河洛人也是要到家祠里
祀一下的，供食多是用刚刚收获的面点：炸糖糕
儿、蒸花卷儿、脆焦片儿、蒸糖角儿，还有一种工艺
较为复杂像灯盏似的面果子。

虽然端午的祀礼不像中秋、春节那般隆重，但
也颇为重视。平时粗糙的农家汉子，在祖宗牌位
前谨慎地整理衫子，面目严肃，身相端然，规规矩
矩地作揖磕头，仿佛祖宗就坐在台案上，威严地看
着一般。这边，小孩儿早已忍不住糖糕的诱惑
了。好容易大人拜完，收拾祭供，孩子们一哄而
上。“来来来，多吃点，祖先尝过的供食能消灾免难

哦。”此刻，孩子是不分你家我家，反正都是一个祠堂
的一家人。多少年华逝去，那甜粘的香，会一直在孩
子们的心里绕着，伴长大后的脚步向四方漂流。

后来，随着新政开启，祠堂被关了，“荐新之
礼”在农人家里即可完成。妇人们不必在祠堂外
等候，不必与族人比较哪家媳妇儿手艺好，也不必
把焦片儿、糖糕儿分给别家的孩子。甚至在炸糖
糕过程中，还会把先炸的私自就分享了，美其名
曰：替祖先品品味儿。家母善面点，不仅会炸糖
糕、蒸糖角，还会炸那种面点“果子”。把芝麻、细盐
揉进面团里，擀成薄饼，一切四牙，用刀划去尖尖
儿，然后在面案上盘啊，捏啊，就成了一朵像灯盏
似的花儿。最显功夫的是在放进油锅之后，需要
左右手配合，正炸讲扩边儿、立沿儿、拈芯儿，不能
把果子炸开花了。其后是反炸，果子在油锅里翻
个身儿，底盘儿迅速膨起，最易把“花蕊”挤合，所以
要迅速把“花蕊”给打开。及到出锅，一只只圆溜
溜、周滴滴、酥脆脆的果子就成了。面果子一层层
的垒摆起来，就像一座花朵山，芬芳漂亮。

精美的面点除了供祖先、自家吃，母亲还要用
雪白的抹布包上几包，让我们给家族里的长辈送

“荐新之礼”。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祠堂虽然关
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北方的端午节，还有农人天未明就去采带着
露水的艾草，还有巧手缝制的香包，孩子们独宠香
包。香包溯源久远，《礼记》云：“五采谓之绣”。“五
采”就是五色，用青、赤、黄、白、黑的丝线来刺绣，再
填入中药材，除了把玩装饰，兼可驱邪爽神。端午
节的“元神”屈夫子也曾在《离骚》记下了“扈江篱与
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香包。这缕味道，从《诗》
《骚》里飘出，至今未散。

一进五月，老奶奶们就会端个针线筐，坐在门
前枣树下，拿出一团平时积攒的各色花布块，比
啊，剪啊，缝啊，粘啊。一会儿，一个活泼可爱裹着
红肚兜儿的扳脚娃娃跳了出来；一个捧着桃子的
小猴儿跑出来；又一个彩色斑阑还戴着穗儿的绣
球儿在筐里打着滚儿……更多的是装着麦、米、
黍、谷、豆五谷的料布袋，这是家家户户的小男孩
儿必须在端午节戴的，预示一生食物丰足。再者，
就是那明艳的五彩线了，细细的搓了，一条条摆在
线筐里，仿佛天上的云霞落了进来。

时节正“当五”了，前期的铺垫已经到位。老
奶奶们“当五”要起个大早，趁太阳还未露出头儿，
把家家的小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儿，一股脑全给拴
了，手腕上、脚踝上、脖子上。

拴住了，孩子们就跑不了了，平平安安的一
辈子。

♣ 李晓娜

又见端午倔强的选择
♣ 刘文方

汨罗江对于屈原来说，是个天然的浴
场，它专属于屈原。他没有学过跳水，那
一跳，水花很大，声音很响。可千百年来，
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给他打了最高分。那
声响，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在人们
的心田中。那声响，穿越千年，响在耳畔，
响在每年的端午。

屈原投江，迸起的水珠，打湿了岸边的
绿树青草，也湿润了文人墨客和仁人志士
的眼睑，更浸湿了写满无限哀思的纸张。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
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早已击桨远
去，只留下沧浪之歌的袅袅余音。汨罗江
边，只留下孤独的屈原。“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清白的人格，何
堪蒙上世俗的尘埃呢？众醉独醒，众浊独
清，家国破败，百姓于水深火热，强烈的悲
怆，让人情何以堪？

没有到过汨罗江，只有隔着历史的时
空，想象着那天屈原和渔父的对话和他跳
水的情景。江水滚滚，星空浩瀚，流不尽
恨悠悠，望不断，几多愁。

屈原投江，是一个倔强的选择。给千
秋万代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高大背影，千百
年来，连接上了忧国忧民贤者蹙紧的双眉，
刻画出了牵绊家国而生的满脸皱纹，羽化
成无数个仁人志士眼中的一滴辛酸泪，更
在华夏大地上矗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屈原是为国而生的，屈原更是生而
为国的。政治理想的破灭，意味着他生
命的终止。他没有渔父的境界，他不能
击桨远去，他亦不能假寐着独善其身，坦
然面对不堪的现实。所以他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华丽的白色长袍已经开始变
得褴褛，所以他跳江明志，在历史长河中
溅起一圈圈的涟漪，给自己的人生画上
一串串标点符号。

屈原投江，是一个倔强的选择，书写
了人生的高度。对于屈原来说，明法度、
荐贤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出身贵族却
敢于和贵族集团决裂，在当时情况下这就
是一个仙人的高度。而当时，那些争权夺
利、贪婪嫉妒、仗势欺人、蔑视法度的贵族
统治集团，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和一己
之私，不仅是俗人，更可谓俗不可耐。但
是能够成仙的毕竟是少数，所以也就注定
屈原是独一无二的，更是孤独寂寞的。

屈原投江，一个倔强的选择，一个追
求理想完美的悲剧故事。在被疏远，被流
放，被陷害时，屈原还是一步三回头，期盼
着楚王的幡然醒悟。屈原理想的破灭是
当时楚国的不幸，也是当时时代的悲剧，
近两千年来，触痛文人心扉知几许。臣事
明君，将遇良才，是历代出仕之人追求的
清明环境。只可惜，情怀高洁的屈原生不
逢时，无力回天的他只剩下倔强的选择，
也只有纵身一跃，让溅起的清水洗涤净人
世间的污秽与丑恶。

屈原投江，一个倔强的选择，把家国
情怀抒发到淋漓尽致的一段悲怆记忆。
有人说屈原投江是华夏民族文人的一滴
眼泪。其实何止是眼泪呢，那更是民族
隐隐作痛的一道深深伤疤。也有人对于
他投江颇有微词，想起了元代贯云石的
《殿前欢》：“楚怀王，忠臣跳入汨罗江。
《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
哭一场，哭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
沧浪污你？你污沧浪？”历史若一弯弦
月，它呼唤着丰满和圆润。当奸佞当道，
小人得志，报国无门时，作为读书人究竟
该如何？或许屈原投江，是中国古代文
人式的愚忠，也是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孤独的屈原没有逃过这种宿命，因为他
或许意识不到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无论
怎么说，在那个时代的屈原，忧国忧民、
情怀高洁，直到今天，仍然是华夏民族的
脊梁，更是当时混沌世道中一道耀眼的
闪电和一声滚滚的春雷。

无论历史怎么评判，由屈原投江而留
下的端午节，已在人民群众心中深深扎了
根。屈原投江，若天外一个脱离轨道的陨
石，落入历史大河的深处，那响声振聋发
聩，激发了后人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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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 蒋晓莉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

♣ 九 歌

端午临仲夏
每年端午，母亲早早起来领

着我们姐弟几个去北山洼，割回
几抱艾蒿，放外屋地上阴干着。
艾蒿皮蔫了以后，父亲甩个小
凳，稳当当岔腿一坐，用老茧手
一搓一捻，抖开数丈长的一条绿
绳。找来几根一米多长的木头
棍子，掐住捋一头往上缠，缠几
圈，用脚踢，骨碌着踢。棍子裹
着草绳圆成个大馒头，分抬到仓
房靠墙根儿堆垛，留下一捆放到
外屋北墙备下的横木上架着。
冬日里慢慢儿燃。母亲说，三丈
拇指粗的火绳，足可燃一整月。

火绳初点，苦涩呛眼，久了，
习惯了。一股股儿香，兜窗户围
着墙转。

隔 些 日 子 ，火 绳 就 不 新 鲜
了，被丢在角落里，只有母亲想
着，按时给它翻身，让它的头耷
拉下来。

庄户人家点火绳起初是为
了引火。薄如纸的线麻秆对着
火绳的红头一吹，呼，着了。

一日，去公园凑石桌旁看几
位老者打牌。洗牌当口，一老者
掏出烟口袋卷烟，烟卷好叼嘴
上，打火点着猛抽两口，起手抓
牌刚刚好，一点儿没误事。

抓完牌，想再抽口儿，把烟
递嘴上吸，灭了，掏打火机点，一
边点一边说：“这烟要火，没搭
好。”“没搭好？”我追问一句。吸
烟老者抬头瞅瞅我，又低头抓
牌，低声回一句：“没搭够露水。”

“那火绳呢？”“一回事。”老者不
耐烦又回了一句。我不好再追
问，站旁边看着他们玩儿，从中
午等到下午四点多，牌局散了。
吸烟老者起身拍打拍打屁股上
的灰土想回走，我堆着笑凑过
去，递根儿烟给他，老者怔了一
下 ，摆 摆 手 ：“ 享 受 不 了 ，不 习
惯。”“有事儿？”“嗯，想问问搭露
水的事。”“啊。”老者想起之前的

话 茬 儿 ，嘴 一
咧，笑了。“不
是火绳不要

火，是艾蒿子，艾蒿和烟叶一样，
长到时候，搭完三遍露水就得拾
掇，少了要火，搭多了不禁烧。”

“什么时候是时候呢？”“五月节，
采蒿子，八月节，打烟叶。”“那烟
叶儿不搭多了？”“不碍事，烟栽
得晚，缓苗，伸开腰儿，叶子长够
大才能搭露水呢。”

五月节，各家各户挂葫芦。
葫芦是用彩纸叠的。临近

端午，母亲打发二姐去供销社买
纸，剪出大大小小的方块，斜对
角折，折出四个耳朵，捏住，嘴对
着口儿吹，“噗”，一个纸葫芦立
立正正坐到了桌子上。 五月节
这天早起，母亲拣一把直溜的艾
蒿，用五彩线拴葫芦，葫芦下边
粘上彩纸条做的龙尾。母亲让
我们托着出去挂。大门垛子一
边插一个，外屋马窗框上一边插
一个，里屋门一边插一个。扒着
窗台往房檐下也插一个。还剩
几个，给我们姐弟分了，高举着
蒿秆儿牵着葫芦满街跑，比谁家
的葫芦大，比谁家的纸色全，比
谁家的葫芦周正。

太阳出来了，小猪倌摇着鞭
子走过当街。

“松猪啦！松猪啦！”，边赶
边喊。母亲听到喊声，衣襟兜几
个鸡蛋，小跑到猪圈跟前，打开
圈门，把猪轰到大门外交猪倌手
里。母亲紧捯几步，把鸡蛋塞进
猪倌挎的篮子里。一头猪一只
鸡蛋。母亲年年儿背着我们多
给小猪倌两个。小猪倌，拿了母
亲的鸡蛋，乐颠颠把猪赶进群。

几 个 半 大 孩 子 ，尾 着 小 猪
倌去了山上。围着他缠，磨口
吃的。小猪倌指派轮流帮他撵
猪，撵一次猪给一个鸡蛋，管吃
不兴拿。

小 半 晌 ，我 们 几 个 吃 顶 脖
儿了，肚子圆成个小抬鼓，下边
放 屁 ，上 边 打 嗝 。 吃 伤 食 了 。
小猪倌吃得最多，打嗝一股儿
鸡粪味儿，落了病根儿。后来
母亲帮他弄个偏方——艾蒿子

烧 鸡 蛋 空 嘴 吃 ，去 了 他 伤 食
症。小猪倌是猪们的山大王。
早上，谁家松猪没给鸡蛋，或是
没给够数，他就让我们绕山坡
子撵谁家的猪，撵得猪嘴吐沫
儿 ，糗 在 那 一 动 不 动 ，打 都 不
走 ，打 急 了 ，原 地 转 圈 ，打 磨
磨。小猪倌见猪成绵羊了，让
我们轮班儿骑猪背上去，过骑
马的瘾。

邻居五丫打小爱美。摘芨
芨草叶放碗里，拿小石头鼓捣烂
捣碎，涂指甲盖儿，第二天伸出
小葱似的十个指头，红红的指
甲，惹小伙伴眼热。采狗尾巴草
编花环，戴脑袋上和伙伴们追着
跑，粉嘟嘟的小脸儿，衬得公主
似的，狗尾巴草的穗头一拱一
拱，像小兔子在头上跳。玩过家
家，小小儿们争抢着和五丫一
伙，都想要五丫扮小媳妇儿。

五丫把香蒿连根拔回家，放
窗 台 上 阴 干 ，搓 碎 ，装 进 香 荷
包，端午节挂脖儿上显摆，逮着
谁 让 谁 闻 ，一 闻 ，忍 不 住 打 喷
嚏，鼻涕眼泪都喷出来了，赶紧
用袖头子擦抹，五丫眯着细细的
两 个 眼 睛 ，诡 笑 着 问 ：“ 可 香
吧？不信你还闻闻。”“不闻了，
不闻了。”

端午节那几天，吓得我们见
了五丫躲得远远的，绕道儿走。

端午节小孩佩香荷包，传说
有避邪驱瘟之意。

“正月十五撒河灯，五月初
五吃米粽”，每年五月节那天母
亲都那样说。母亲不知道汨罗
江。我问母亲：“五月节往河里
扔 粽 子 咋 回 事 啊 ？”“ 给 屈 死
的”，母亲说。屈死，屈子，我听
了分不清，问了母亲也说不清。
母亲管端午节也不叫端午节，叫
端阳节。

“五月五，小端阳，插艾蒿，
挂香囊，五彩线呐手腕绑，吃
粽子啊蘸白糖……”端午
到了，母亲一边做活
儿，一边哼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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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
相当于陆地面积的2.5倍，从外
太空看，地球是个蓝色的星球，
它不仅是地球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人类的发源地和生存
的依赖。海洋是孕育人类生命
的摇篮，同时也是国家利益博
弈的竞技场。从现今的国际形
势可以看出，海洋的战略价值
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有一条
条贸易通道、能源通道，海洋的
深远处更有无尽的资源和宝
藏，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
世界的核心，19世纪的英国曾

实现了将国旗插遍世界角落，
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梦想。

《海洋与权力》是一本历
史书、政治书、经济书，更是一
本关于海洋的知识书。它以
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
英国等五个欧洲本土的海权
国家进行总体分析，探讨了海
权文化、身份、性质的重要
性。从这五个海权大国崛起
到没落的历史情况进行分析，
深度剖析过去海陆文明的冲
突、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

今世界的人们已将目光和战略
探向了宇宙，在探测地球以外
的星球方面开始竞争，但人们
并没有放弃对地球上海洋的争
夺，“蓝色”博弈十分激烈，这里
不仅是战略重点，更重要的是
通过控制海洋从而控制海上贸
易，开采矿产，实现军事战略。

读这本书能了解欧洲几个
海权国家的兴衰交替，了解海洋
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
它以长视角的历史故事展示了
影响国际政治的修辞学、语法学
等，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赵 伟 峰 皮 肤 黢 黑 ，个 子 瘦
小，但总是穿得很得体，说话的
时候不卑不亢，做人也从来不卑
不亢。他从不说什么，更不抱怨
不牢骚，踏实沉稳得令人肃然起
敬，让人觉得他做清洁工是很体
面的职业。姚水芹很敬重他，也
处处学着赵伟峰的样子，很快就
找到了那种感觉。

姚水芹一米六八的个子，生
得骨肉均匀。没有了风吹日晒，
养了一段日子竟然变成很秀美
的一个妇人。她穿了新买的衣
服鞋子，看起来很有点城里人的
意思了。赵伟峰知道对于打工
生活而言，她已经上路了，所以
从此不再教导她，看她的眼神竟
然有了些爱慕。

这一天干活儿的时候，姚水
芹跟赵伟峰诉苦，告诉他梦金子
的事情，说她想搬出来一个人住，
可是房租太贵，她一个人负担不
起，问他有没有认识的老乡，可以
介绍一下合伙住。赵伟峰不知道
该怎么帮助她，想了一会儿说：

“我本来是和我哥一起住。我哥
有事儿回老家去了，我那里空着
一间屋，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姚水芹连忙说：“我不和男
人合租，传出去像什么话？”赵
伟 峰 说 ：“ 传 出 去 ？ 传 什 么 出
去 ？ 现 在 城 里 租 房 都 是 这 样
子 。 再 说 了 ，谁 知 道 你 是 谁
啊？像我们这些人，自己看得
起自己，也是硬撑的。比如说
我们俩有谁病死了，抬出去就
烧了，跟死个苍蝇蚊子差不多，
谁在乎你的生死？”

姚水芹没再说什么。要说也
是，她在城里生活半年多了，认识
她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能喊出她
名字来的更少。况且一个月省下
两百块钱也是个大数目。再者
说，与赵伟峰相处这么久，他就像
一个自家兄弟。在姚水芹的眼
里，他倒是个难得的好人。

姚水芹就这样搬到赵伟峰
那里去住了。他们两个都是有
分寸的人，相敬如宾。赵伟峰不
多事，也不多话。若是他下班早
了，就抓紧时间先冲个凉。待姚
水芹回来，他就会出去一会儿，
说他出去遛个弯儿，要一个小时
左右回来。这样懂事的赵伟峰
让初来乍到的姚水芹心中装满
了感激，却又忐忑不安。她尽管

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女
人，但是她凭着朴素的人生常
理，懂得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宴
席。赵伟峰对她越好，她心里越
觉得虚得没处下脚。她希望早
一天找到房子搬出去。

因为人家不要钱，姚水芹就
包揽了全部家务。她勤快，肯做
又会做事，一套小出租屋在她的
手下弄得很有一点儿家的感觉
了。姚水芹会做饭，米饭经她的
手烧了，出奇的香。她做的菜，也
未见放多少作料，吃着特别有味
道。她是郑州人，爱吃面食，试着
做各种面食让赵伟峰吃。吃饭的
时候，姚水芹先给赵伟峰盛上，端
到客厅里，然后自己躲在厨房里
吃。赵伟峰也不让她，只顾把头
埋在桌子上呼呼噜噜吃完。赵伟
峰没有结过婚，从没有享受过女
人这样贴身的照顾。他吃了姚水
芹做的饭，心中对这个女人有了
一种特殊的感觉。虽然赵伟峰借
房子给姚水芹住了，但他觉得吃
她做的饭，心里还是有歉疚，于是
下班回来常常买一捆青菜，有时
买一条活鱼或者半斤五花肉，两
个人像过日子一样。

有一天，一个曾经被姚水芹
服务过的老板来公司找她，想让
她到家里去做钟点工，管吃饭。
家里没有老人和小孩，一天做三
顿饭，打扫卫生。公司经理问姚
水芹是否愿意。

姚水芹问：“做一个月多少钱？”
经理说：“一个月六百，管吃饭。”

姚水芹说她要八百。其实
她心里也没有多大把握，若是人
家坚持六百，她也就答应了。她
还是愿意固定在一家做，等公司
派活儿得满城跑，辛苦且不说，
主要是苦乐不均。有时候活多
忙不过来，有时候一天都没事情
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家一天
有吃三顿饭的地方，对她是一个
大诱惑。姚水芹若是不答应，公
司会派别的工人去，还有几个年
龄合适的女工在等着。那老板
却只看上了姚水芹，他一定要她
做，而且八百他也认。待那人与
公司签了合同，姚水芹就到那人
家里去上班了。

老 板 姓 刘 ，是 做 玩 具 生 意
的。刘老板的儿子出国念书去
了，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他
们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看着干
净漂亮，是个温馨的家庭。生意
上 的 事 情 大 部 分 是 夫 人 在 经
营。刘老板很悠闲，上午睡睡懒
觉，下午召集一帮人打打麻将，
一打起来就昏天黑地。原来姚
水芹以为只做老板夫妻俩人的
饭，谁知道来上班了之后才知道
每天要做一大群人的饭，而且得

等 他 们 吃 完 收 拾 干 净 才 能 回
去。说是钟点工，其实跟一个全
工没多大区别。但既然答应了
人家，她也不好反悔，就既来之
则安之吧！

姚水芹做事情的时候总是
不急不躁，虽然话语不多，但非
常有眼色。她尽心尽力地照顾
大家，茶水饭食打点得也十分周
到。老板爱吃包子，他常常让姚
水芹到一个当地有名的包子铺
里去买。姚水芹吃过几次，觉得
与自己做的包子相比，并没有好
到哪里。但她还是用心，专门买
来一本食谱研究怎么做包子。
她试着做了几种包子，让他们吃
了之后，大家都说每种包子都比
包子铺里的好吃。姚水芹得了
夸奖更加上心，继续研究怎么做
菜，主要是学习做南方菜系。她
把鸡鱼蛋肉和各种青菜洗得干
干净净码好，变换着各种食谱。
老板特别点什么，她很快就能照
着书本做出来。老板的朋友都
喜欢姚水芹，他们唤她姚姐，他
们说，刘老板哪是雇钟点工？简
直是雇到了一个漂亮女大厨，饭
做得这么好，又会体贴人。刘老

板听他们夸奖姚水芹，就像自己
得了夸奖一样开心，他说，是我
亲自挑选的，我第一眼看到姚姐
就觉得她不一般！

对老公混这一帮酒肉朋友，
刘夫人倒也不多说什么，她交代
姚水芹早晨来上班第一件事儿就
是开窗透气，不管刘老板起没起
床，都要把楼上楼下所有窗子打
开。刘夫人说，简直是一群猪，又
是抽又是喝，把家里糟蹋得简直
就是个猪圈！刘夫人嘴上凶巴一
点，但心地很和善。她常常让姚
水芹给她用手洗那些高档衣服，
然后会把半新不旧的衣服送给
她。那些衣服都是七八成新，看
起来跟新的也没啥差别。她比
姚水芹略微瘦一点点，她穿松垮
的衣服，姚水芹穿上刚刚好。刘
夫人说，姚姐你也别嫌弃，能穿
就穿，不能穿就送人好了。姚水
芹知道她是在给她台阶，心里头
格外感激，觉得遇到这家人真是
天大的福分。有的内衣她看到
金子穿过，知道一件就要好几
百。她以前摸摸金子的
衣服都害怕给人家弄脏
了，怎么会嫌弃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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